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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波浩渺的高邮湖物产丰饶、景色秀美，
是高邮人的骄傲。然而，这辽阔而又略显神
秘的大湖从何而来、何时而来？

有这么一种说法：把河底称为河床，把湖
底叫作湖盆。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高邮湖湖
盆，满注盈盈湖水，就是高邮湖。而湖盆的形
成及湖水的积聚过程，就是高邮湖的形成过
程。

高邮湖湖盆并不完整。南、西、北三面有
天然的盆沿，但东面却是敞口。在邗沟未开
之前，现在的高邮湖区与运东的里下河平原
陆地相平，河湖相通，是一个有着几十万亩农
田的广袤农区。《旧唐书》云“唐宪宗元和年间
（808—811），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
县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说的就是李吉甫
在这片农区内的杰作。

从地势来看，高邮湖区低于毗邻的西边、
南边及北边的低冈丘陵高地，而略高于东边
的里下河平原，应当属于江淮丘陵向里下河
平原过渡的平原地带。和其他地方一样，在
这片平原中也有高墩和洼地。千百年来，西
山丘陵冈地来水都循着石梁溪等自然形成的
河道东流入海，既不通江，也不达淮，自成一
个小水系。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
开凿邗沟。邗沟开挖了一段段的河道，把江
淮之间的一些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一条通达
江淮的运道。如果把邗沟看作运河的初始，
从此高邮便有了运东和运西之分。

开凿邗沟前，高邮湖区有文献记载的湖
泊只有樊良湖和津湖。津湖就是后来的界首
湖。关于樊良湖，在廖高明先生《高邮湖的形
成和发展》中，有这样一段话：“石梁溪，今名
白塔河，西北源自安徽滁州界山涧中，东流入
樊良湖，复经射阳湖入海。”又有一段记述：

“1971年，经江苏省水利厅勘测队勘探，发现
在高邮湖内有一古河床，河宽4千米左右，一
般淤深有十多米，最深处－25米左右，直至射
阳湖。估计该河床即为古代的石梁溪。”

勘探发现的这个古河床是不是古石梁
溪？樊良湖是一个河道型湖泊，石梁溪穿湖
而过，河湖一体。河与湖的关系有点类似现
在的淮河与高邮湖。高邮湖流淌的是淮河
水，又是淮河入江水道的一段，但高邮湖就是
高邮湖，不能称作淮河。樊良湖实际上就是
石梁溪下游一段比石梁溪更为宽广的水域。
4千米的河宽，远超今天的白塔河，也远超今
天的大运河，无疑就是樊良湖。在高邮湖中，
古河床是唯一的，樊良湖也是唯一的，而樊良
湖又必须是古河床中的一段。所以说：古河
床中最宽阔的这一段一定就是古樊良湖，而
古河床则包含了石梁溪、樊良湖以及樊良湖
下游直至射阳湖的河道。

樊良湖最深处达－25米，这样的深潭，应
当是地质凹陷形成的。地质活动一般年代久
远，或以万年计。古老的樊良湖完全有资格
称作高邮湖的鼻祖。

邗沟穿樊良湖而过，樊良湖从此成为运
河的一段。因为河湖一体，湖与河相生相伴，
相互影响，相互成就。为保运道畅通，各朝代
都致力于运河水源的补充。到明代以前，在
高邮湖区内逐渐形成以珠湖、甓社湖、张良
湖、新开湖、平阿湖五座大湖为代表的湖群，
成为辽阔的高邮湖的前身。可以说，开凿邗
沟是樊良湖向高邮湖嬗变的起点。大运河穿
越樊良湖而诞生，高邮湖则在济运中悄然成
长。

公元197年，广陵太守陈登开邗沟西道，
拉直了淮扬水道。605年，隋炀帝杨广开凿
隋唐大运河，也疏浚、修建了邗沟。隋唐大运
河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
水系。从此，邗沟不仅是江淮之间的水道，更
是隋唐大运河至关重要的一段。

邗沟的水源主要来自武广湖（今邵伯
湖）、陆阳湖和来自天长、六合、盱眙的西山之
水。邗沟开凿后，水势南高北下，漕渠（邗沟
又称漕渠）的水不断地流向北方地势低洼的
射阳湖和淮河。水源不足一直是影响漕渠通

畅的难题。唐代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也曾被
“漕渠水位庳下”所困扰。为了维持漕渠水
量，流入高邮湖区的西山来水作为漕渠水源
的重要补充，不再直趋入海，多被截留于漕渠
（湖）中。由此，高邮湖区内的小湖群进入发
展阶段。历经数百年积聚，诸小湖水量不断
增加，水位不断升高，水面不断扩大，到宋初
就形成了新开湖等多个湖泊。诗人沈遘云

“唐时江淮间船行漕渠，宋时已在湖上行舟，
漕渠不知何往，今知漕渠已在湖中矣”，感慨
漕渠演变成湖的巨大变化。

宋景德至天禧中（1004—1021），为解决
漕渠水源不足，在湖（漕渠）的东岸实行筑堤
界水，进一步加强了对漕渠水源的管理。筑
堤形成了高邮湖湖盆东沿的雏形。界水使高
邮湖区水量增长加快。北宋蒋之奇诗云“三
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秦观诗云

“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筑堤界
水加快了小湖群的成长。

如果我们把高邮湖湖盆看成一个巨大的
模型，不停地向其中某个地方（比如石梁溪）
注水，水在洼地汇而成湖，慢慢地满了、漫了，
溢出的水沿着凹槽流向下一个洼地，如此往
复，只要地形合适，就会形成一连串的湖泊。
秦观诗句“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
珠”，其中的巨湖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夺淮对高邮地区
的影响逐渐加大。元代以后，高邮湖区水量
增长加快，诸湖湖面扩大，上涨的湖水不断地
淹没周边地势较低的陆地。樊良镇的消失或
与此有关。《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中记述，
辅疏言：“宋元以前，高邮、宝应诸湖，原皆田
畴。臣前堵筑清水潭，深挑两堤，中间河底，
有宋元旧钱及砖井石街，其为民居可证。”疏
中发现宋元旧钱的地方，就在清水潭西边的
河底。从位置来看，这里即便不是樊良镇的
正街，至少也属樊良镇的东首。发现宋元旧
钱，说明这些旧钱应当是在元代被主人遗弃
的。元代不足百年，宋钱是祖上所攒，元钱则
是正在流通的货币。从遗弃的钱财和现场的
砖井石街来看，旧钱的主人也是樊良镇的殷
实人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他舍家弃
业，遗弃钱财，仓惶而逃？极有可能就是大水
来了。某个洪水年份，高邮湖区水位暴涨，樊
良镇成为泽国，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樊良镇的居民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仓
惶逃命。靳辅在河底发现的民居是不是樊良
镇的遗迹？樊良镇是哪一年被湖水淹没的？
这些疑问尚有待于专家的考证。

如果说明代以前是高邮湖的成长阶段，
那么明代就是高邮湖的形成阶段。

毫无疑问，黄河夺淮给处于淮河下游的
高邮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水环境变迁。在明
中叶以前，高邮湖区虽然也有水位增高、水面
扩大加快的趋势，但水势总体尚属平稳。到
嘉靖二十五年（1546），黄河干流开始固定地
夺泗入淮后，每至汛期，黄河洪水往往倒灌入
洪泽湖，决高家堰，涌入高邮诸湖及运河。由
此，高邮诸湖及运河水位进入快速增长期，里
下河地区也出现连年水患。对此，万历三年
的高邮知州吴显说：“嘉靖三十年以来，有司
狃于故常，当道惮于区画，遂使淮泗长奔，三
堤残坏，民田庐舍长为鱼虾之穴，而高邮遂狼
狈而不可收拾矣。”他把高邮连续二三十年的
水灾，归咎于河道官员的未尽责。

汛期黄河水的最大特点就是泥沙多，有
“一碗水，六成沙”之说。“淮泗长奔”涌入高邮
的洪水虽然是黄淮二渎合流，但仍然给高邮
湖、运河带来大量的泥沙，为高邮“悬河”“悬
湖”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黄河的泥沙淤积给黄水泛滥地区带来频
繁而惨烈的水患灾害，治河成为朝廷要务。

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束水攻
沙”的治河方略。为贯彻这一治河理论，他大
筑高家堰，拦蓄淮河水，形成洪泽湖。洪泽湖
也是一座悬湖，湖面极高。我国著名地理学家
胡焕庸先生在《淮河水道志》序言中说：“洪泽
湖湖面可高于淤黄零点18米，运河河身高于
淤黄零点约10米。”高蓄的洪泽湖水不仅用来

“刷黄”，也用于“济运”，到清代仍然是“七分敌
黄，三分济运”，这是人为地将洪泽湖水引入运
河。另一方面，由于黄河侵占并逐渐淤废了淮
河入海通道，巨量的淮河洪水无可排泄，常常
用决堤或人为引流的方式进入高邮湖。《清代
七百名人传·靳辅》中记述，靳辅在疏中还说：

“盖黄河在宋元时虽南侵而尚未全徙，至明代
始绝北流，南夺淮河以入海，致淮水壅不得下，
清河县之洪泽村漫淹而为洪泽湖，又从高家堰
翟家坝旁流，东注为高邮、宝应诸湖。”高高的
洪泽湖湖水，为高邮“悬河”“悬湖”的形成提
供了高水位源源不断的水源。

高邮的小湖群之所以能联并一体而成为
硕大的高邮湖，“悬湖”的形成非常关键。只
有形成了高高的悬湖，水位才能升得更高，水
面才能扩得更大，诸小湖才得以联并而成为
一座大湖。

高邮湖要成为悬湖，有一个高而完整的
东盆沿尤其重要。而里运河的开凿并渐成悬
河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

从弘治三年到万历年间，为避湖面行船
的风涛之险，数任河臣前赴后继，分段开挖并
连接而成南北贯通的里运河，实现了河湖分
离。运河开通后，浅而狭窄的河道（30多米
宽）内船来船往，昼夜不息。繁忙的运输活动
以及日常的风浪冲刷，不停地扰动河底及两
岸的土堤，河道很容易淤浅。

为了防止河道淤浅，维护河道通畅，官府
在运道沿线设置了若干“浅铺”。浅铺是预防
河道淤浅的基层组织，规模大约相当于现在
的“小组”。一个浅铺管理几个浅夫，配有几
艘浅船，负责清理某个河段河底淤浅的泥沙
及杂物。由于官府不能及时足额地提供资
金，浅夫干了活往往拿不到工钱，因此，浅铺
几近瓦解，浅铺制度形同虚设，以至“邮之官
河，凡三十年不知捞浚”。

运河淤浅，行船艰难，河道又不便于疏
浚，幸好洪泽湖水位高，于是引淮济运。运河
水位上涨，漕运通畅。但每到汛期，高涨的河
水往往冲决河堤，形成水患。因此，河道官员
又不断地加筑河堤，以保里下河地区安全。
年复一年，淤浅、补水、筑堤，运河渐渐成为高
高的悬河。汪曾祺先生在《我的家乡》中描
述：“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
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
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

成为悬河的里运河及其两岸的大堤，实
质上形成了高邮湖东侧高高的严严实实的

“盆沿”，彻底阻断了湖水东流。
河、湖、田的相互作用在“圈子田”受淹成

湖复又部分涸而为田的演变过程中得到充分
展现。

弘治三年（1490），白昂在湖面向东约三
里的农田中开凿康济河，形成了南北长近四
十里、东西宽约三里的一大片农田。由于康
济河南北两端拐向湖面与湖相接，所以这片
农田四面临水，史称“圈子田”。圈子田面积
约18000亩，是农民耕作多年的良田，每年官
府可收赋税400余石。

康济河的开通，确实保障了航运安全。
吴桂芳在上奏中称：“舳舻安流，军民称便。”
但这项工程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考
虑到湖水高于农田后田间排水的问题。白昂
为什么会忽略如此重要的问题呢？这当然事
出有因。在康济河施工之前，若干年来，农田

一直高于湖水。给事中陈大科说：“白侍郎治
湖于弘治初年，维时田高于水，挑浚可施，即
田有积潦，辄开涵洞以注于湖。”农田比湖水
高，田间有积水，可以随时向湖中排放。白昂
及他周围的人都因此而疏忽了湖水高于农田
后的排水问题。

可是，为什么湖水忽然间又高过了农
田？永乐年间，陈瑄修筑湖堤的时候，在长堤
上设置了若干减水闸。从这以后，湖水大了，
就开闸泄水以保安全，水小了就关闸蓄水以
保漕运。湖水虽有涨落，但总体上处于受控
状态。所以明中叶以前湖水水势变化不大，
湖东岸的农田一直高于湖水。但在康济河施
工后，情况有了变化。湖水再大，也不能向圈
子田、河工工地及之后的康济河排放。因此，

“陈平江（陈瑄）置闸宣流，堙成死障。”排水用
的减水闸被用土封死，湖水变成了受限状态，
无路东流，只能在湖中积聚上涨，几年的时间
就高过了农田。

开凿康济河（1490年），是高邮湖形成过
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湖水从受控转
为受限；水势由平稳转为上涨；田高于水转变
为水高于田；河湖一体转向河湖分离；平湖转
向悬湖。

南开大学张叶博士在《从漕利到迂谋：明
代高邮湖的“圈田”兴废与河工建设》中说：

“在明中叶前，（高邮湖）水势整体变化不大。”
仔细品味，这句话也寓含“明中叶前”这个时
间点是高邮湖水势由变化不大向变化较大的
一个转折点，而“明中叶前”这个时间点与弘
治三年（1490）也相契合。

康济河开通后，圈子田为积水所困，无法
耕种。为了农民生计，也为了税赋，河道官员
不得不采取修建涵洞的补救措施。康济河于
弘治三年开工，弘治七年完成。从弘治九年
至弘治十六年间，又在圈子田与康济河东的
沟渠之间陆续修建了三座涵洞。“湖东夹河之
间民田千余顷，困于积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三
以泄之。”康济河两端与湖相通，引湖水通航，
因此，康济河的水与湖水一样，也高于农田。
涵洞只能从康济河底下穿河而过，将圈子田
中的积水排入康济河东边的沟渠。圈子田又
恢复了正常的农田状态。但时间久了，支撑
涵洞的木板腐朽，涵洞于万历三年（1575）垮
塌。湖水涌入田中，圈子田被淹为“田湖”，变
成“圈田浩荡，茫如苍海”。永乐年间陈瑄所
筑的湖堤也变得“老堤如线，浸万顷中”。至
此，圈子田中的水已与堤外大湖联成一片，圈
子田沦为湖陂。然而，到万历五年，吴桂芳将
康济河西徙，傍湖开凿康济新河后，新河河堤
以东的大部分原圈子田恢复了与东边沟渠的
连通，经排水复垦，很快又变回了良田。

河、湖、田之间的关系在圈子田的变化中
得到验证：运河成为湖盆的盆沿，阻断了湖水
东流；湖水只能在湖盆中积聚，水涨湖阔；湖
进田退，运西大片大片的农田受淹成湖。

大水年份，洪泽湖的洪水经常决堤溃坝，
汹涌下注高邮湖。激流挟带的泥沙在高邮湖
沉积，高邮湖逐渐成为悬湖。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保明祖陵，总河
杨一魁在高家堰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
座泄水闸，引淮河洪水进入高邮湖，试图打通
淮河入江通道。但这条入江水道太过狭小，
之后每遇大洪水，不及宣泄，停滞在高邮湖
中，从而引起湖水不断上涨，湖面扩展，诸小
湖最终联并而成一大湖。

如果把诸小湖联并而成一大湖作为高邮
湖形成的标志，对于高邮湖形成的时间，廖高
明先生查阅了很多资料，判断为1600年前
后。这一判断较为可信。但大湖的形成有可
能是某一年大洪水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多年
洪水迭加的结果，如果这样，则大湖的形成有
一个较为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此，如果把
大湖形成时间定位于明代末期，似乎也合适。

岁月悠悠。古老的樊良湖，春秋之邗沟，
唐时筑堤为塘，宋、元间三十六湖，明代的波
澜壮阔，高邮湖一路走来，饱经沧桑，终成大
湖。

款款而来高邮湖
□ 任广兴

我的老家在送桥镇南，和邗江区三界村
相邻，距离神居山十公里。小时候，天晴时，
站在村庄边的池塘埂上，向西北望去，山上的
两棵银杏树郁郁葱葱，清晰可见。大人们称
此山为土山，说土山是万山之母，山中藏有宝
贝，使我对其产生好奇。当年工人在山上采
石，在午饭前定时用炸药炸石，生产队集体出
工的农民习惯以听到山上炸石的炮声为号，
放工吃午饭；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土山多了一
层联系。

1967年我从扬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

天山公社工作，有机会登土山，目睹其芳容。
这才知道土山的大名叫神居山，是“盂城八
景”之一，山高海拔46米，周围10.5华里。我
首先来到两棵大银杏树下，只见树干比我想
象的还要粗。大的是雄树，有千年树龄，要有
十个大人伸手相连，才可围抱，难怪在十公里

之外都能看到。小的雌树也需三个人手连手
才能围抱，结的银杏果果仁厚实，称为“无心
白果”，品质更高一等。

山上有县采石场和公社轧石场。釆石场
以采块石为主，轧石场以加工石籽为主。石
块、石籽都是很好的建筑材料，都很热销。历

史上，相传晋朝宰相谢安曾来炼过丹，胡俨、
秦观、郑板桥等曾来兴会作诗。1979年，工
人在采石过程中发现古陶器、古钱币，引来了
考古专家，发现了西汉广陵王刘胥之墓。其
规格称为“黄肠题凑”，是当时最高葬礼，木椁
面积是湖南马王堆汉墓的18倍，出土千件珍
贵文物。卓越的佛教领袖赵朴初先生也闻名
前来神居山考察，并为悟空寺题写寺名。遗
憾的是，神居山汉墓没有就地保护，被迁移到
扬州平山堂东路复建，先取名为“天山汉墓博
物馆”，后改名为“汉陵苑”。

神 居 山
□ 陈正祥


